清代名医徐灵胎

费原子

徐灵胎（公元1693—1771年），名大椿，江苏吴江县人，因晚年隐居于洄溪，晚号洄溪老人。清乾隆二十六年，奉诏进京时，清高宗谕旨称其字，嗣后送以字行世。

康熙三十二年，徐灵胎出生于吴江西城下塘的毓瑞堂。他自幼天资灵敏，好学不辍，对于天文，历算史地，音律兵法等靡不知晓，长辈们对他寄予读书做官，光宗耀祖的愿望。但他却淡于功名利禄，致力实学，又痛感家人多疾，两个弟弟相继夭亡，父亲终年医药不绝，加上愤于当时瘟病流行，庸医误治，百姓涂炭，于是他悉心研究医学，最后选择了一条以医济世的道路。徐灵胎的治学原则是既重视理论研究，又重视实践经验。他认为研究医学必须从源到流，“上追《灵》《素》根源，下沿汉唐支脉”，唯有广求博采，扬长避短，才不致陷于窠臼，步入偏见。因此，他对治病，不愿苟目流俗，邀射名利，而是针对病情，辩证施治，并注重理法方药的协同一致。徐灵胎悉心医术，朝夕钻研，废寝忘食，其呕心沥血的程度，真如他在诗中描述的那样：“终日遑遑，总没有一时闲荡，严冬雪夜，拥被驼棉，直读到鸡声三唱。到夏日蚊多，还要隔帐停灯映末光，只今日目暗神衰，还不肯把笔儿轻放。”徐灵胎共阅书几十万卷，终于胸有实获，医业日臻清纯，他屡起沉疴，声誉鹊起，噪声于大江南北，四方求诊者纷至沓来，门庭若市。

如张雨村的小孩生下来无皮，将弃之，灵胎命以糯米作纷，糁其体，裹以绢，埋入土中，出其头，饮以乳，两昼夜而皮生。

同族龙友侄女正逢生产，二日而不下，灵胎视之，见浆水已涸，产妇疲极不能生，而接生婆还令其用力迸。灵胎云：“此试胎也，尚未产，勿强之，一月后必顺产，且生男。”众人皆惊骇哗然，灵胎以养血安胎方治之，一服而安，卧越一月果如其言。问其故，灵胎云：“凡胎旺而有风寒劳碌等感动，则胎坠下如欲生之象，安之则愈，若用强力则胎浆破而胎不能安，诊其脉象旺而月份未足，故知不产，今已摇动，故知将来产时易脱，左脉旺盛，故知男胎也。”

去东山访友途中，灵胎遇一人拦道呼救：“家人病死已三日，将入棺，忽见口唇微动，闻先生有起死还生之术，恳请救之。”灵胎诊脉毕，以为瘀血冲心，厥后不返，予黑神散两粒冷水化灌之，少顷即醒。

其余如熊季辉强壮时，灵胎一握臂就予知其早亡，此皆所谓视于无形，听于无声者。（以上病例皆出自《洄溪医案》）。

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为徐灵胎立传时盛赞曰：“每观人疾，穿穴膏肓，能呼脏腑与之作语，其用药也，神施鬼没，斩关夺隘，如周亚夫之军从天而降，诸歧黄家，目瞠心骇。

乾隆二十五年，清朝文华殿大学士蒋薄患重病，皇上诏访天下名医，刑部尚书秦蕙田首先推荐徐灵胎进京，其后，又多次为皇室成员看病。清帝弘历佩服他的医道，挽留他在太医院任事。徐灵胎婉言谢绝，医毕仍回家乡，为当地群众治病。十年后，清帝再次诏他进京，当时他七十九岁，正患病在床，带病抵达京都时，自知归期不远，遂自拟墓联一副：“满山芳草仙人药，一径清风处士坟。”三天后，他还从容议论阴阳生死出入之理，半夜谈笑而逝，皇上深表惋惜，赠儒林郎，赐金归葬，翌年十月葬于吴县越来溪之牒字圩，后迁葬于吴江县八坼大镜圩，今吴江县八坼乡凌益村。

徐灵胎积数十年的医学经验，将古今学说融会贯通，知识渊博，思路独创，写下了许多著名医作，有《难经经释》、《兰台轨范》、《神农本草百种录》、《伤寒论类方》、《医贯砭》、《医学源流论》、《洄溪医案》等，简称：“徐氏医书八种”，是是非非，独具卓识，乾、嘉时期，江浙盛行其书，医家莫不奉为圭臬。徐氏学说丰富了医学宝库，促进了祖国医学的发展，徐灵胎不愧为清朝杏林中才气横溢的一代名医。

